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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与王巩关系探讨
———以存世书信为例

刘宇飞
( 三苏祠博物馆，四川 眉山 620033)

摘 要: 苏辙与王巩相交甚早。二人在元祐年间交往频繁，诗文唱和颇多，但留存至今的书信数量不多，不同学

者对书信的写作时间也持有不同看法。通过厘清信件的写作时间，结合特殊的时代背景，借此可以窥见苏辙和王巩的

日常生活面貌，以及在此期间北宋朝堂发生的与两人密切相关的各类事件，并通过他们的往来交游，感受到其中流露

出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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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荣宝斋整理出版的 《中国书法全
集》［1］共收录苏辙存世墨迹作品十四件，所有作
品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与王巩相关的书

信作品共八件，分别是: 《晴寒帖》 《雪甚帖》
《上谒帖》《见访帖》《晴暖帖》《新晴帖》《晚来
帖》和《春寒帖》。①苏辙写给王巩存世书信的时
间跨度较小，均在宋哲宗元祐三年 ( 1088) 秋冬
至元祐四年 ( 1089 ) 春夏。时间集中的往来书
信，既是他们在这一时期日常生活中交流频繁的

见证，也是二人私交密切的实物佐证。本文将结
合时代背景和信件内容解读，通过描摹二人的日

常生活状态，来分析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一、二人在元祐初年的变化
元丰八年 ( 1085) ，宋神宗驾崩，哲宗赵煦

继位，高太后垂帘，这一时期的朝堂政局暗潮汹

涌，朝中各人为了自身和集团利益，时常互相攻

讦。苏辙和王巩在神宗朝因 “乌台诗案”牵连遭

到贬谪，此时被再次起用，召回朝堂，并迎来了

自己官职生涯的活跃期。
( 一) “一帆风顺”的苏辙
元丰八年 ( 1085) 五月，苏辙生病， “卧疾

至秋良愈”后写有 《病退》《病后白发》等诗，
王巩知晓情况后，写有寄苏辙的问疾诗。［2］387八
月，苏辙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两月之后为右

司谏。［3］苏辙便从为官近一年的歙州绩溪，一路
穿州过县，回到已经离开了十六年的京师，并开

始了在官职上的快速升迁，途中作有 《答王定国
问疾诗》。［4］

宋哲宗元祐元年 ( 1086) 正月，苏辙回京。
二月，任右司谏。他在任右司谏期间一共提交奏
议 74份，其中多数奏议都被采纳施行，对北宋
元祐年间的朝堂政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这些
奏议主要分为六类: ( 1) 机构制度、办事流程的
改革建议，如 《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 ( 2)
百姓遭受各类水旱灾害，亟待救济，如 《久旱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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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民间积欠状》《乞以发运司米救淮南饥民状》;
( 3) 主张有选择性地废除、变革一部分“变法新
政”，如《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 《论蜀茶五
害状》《论青苗状》; ( 4) 对 “新党”在朝高层
进行弹劾，如 《乞罢左右朴射蔡确、韩缜状》
《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 5) 为贬谪 “旧党”
众人提请升任，如 《乞擢任刘攽状》; ( 6) 京畿
治安，西夏边事应对措施，如 《论京畿保甲冬教
等事状》《论兰州等地状》《论西边警备状》。
苏辙的奏议上疏频率高，时间集中，内容牵

涉广。可以看出: 一方面苏辙在地方为官的数十
年都在为国、为民操劳，虽然遭到贬谪不受重
用，但仍然时刻关注朝廷动态，国事变化，由此

他才能够一回朝堂便提出数目众多，且极具针对

性的奏议; 另一方面是他在此期间深入到低层百

姓中，看到了诸多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并获得

了很多一手材料。特别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 “青
苗盐法”“免役法” “保甲法”等 “新法”施行
情况，此前他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便有过深入探
讨，在这期间他思考了许多应对改良之策。［6］元
祐元年八月，苏辙除起居郎，两次上 《辞起居郎
状》都被驳回。九月，一手擢起二人的司马光
卒，苏辙拜起居郎，后为中书舍人。此时的苏辙
终于有了一展自己心中抱负的大舞台，他厚积数

十年而薄发，开始积极地进言献策。可以说苏辙
贬官的数十年，也是他“沉淀”的数十年，这期
间的多样经历直接影响了他元祐年回到朝堂的施

政，而这些政策施行又对元祐及以后北宋的许多

国策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 “仕途波折”的王巩
王巩因“乌台诗案”远谪广西，如此重罚和

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使其消沉下去，反而乐

观向上，著述颇丰，并传为一时佳话。苏轼见他
归来时气度不改，对他积极的人生观十分推崇，

在《定风波》 ( 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中
写道: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
乡。”［7］元祐元年 ( 1086 ) 三月，王巩因 “言事
如故，司马光喜之”，“朝廷擢宗正寺丞”。［8］

王巩在元祐初年有了新气象，后又因苏轼举

荐，被任命为西京通判，但好景不长，因为王巩

处事依旧是“豪气不搓”“跌荡傲世”。［9］王巩在
任宗正寺丞期间积极上奏论事，其中有关于疏远

的皇亲国戚该如何称呼等事，此言论一出便遭到

多方诘问，认为他是离间宗室关系。苏轼随即上
《辨举王巩札子》，夸赞王巩“好学有文，强力敢
言，不畏强御”。在札子中写到王巩因论宗室事，
被人趁机围议，甚至 “多致怨憎”。［10］并提及王
巩此时被人挑出议论，不过是因为他与王巩关系

密切，这些人是想通过诋毁王巩来讥谤自己。王
巩也因此还未赴任西京通判，便被改为通判扬

州。苏辙为他作 《制词》，赞扬他 “名相之孙而
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

不谋其身”，鼓励他虽然改判到 “淮南大邦，民
病水旱”的扬州，但此去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
干，仍旧可以有一番大作为的。［11］

元祐三年 ( 1088 ) 十月，二人再次相聚京
师，苏辙已官至户部侍郎，而从扬州回来的王巩

却是半年无官可做，直至元祐四年 ( 1089) 三月
得到知海州的任命。这期间朝堂局势更加波诡云
谲，苏氏兄弟被多人上言参奏，不过苏辙仍然圣

眷不减，连连升迁，但兄长苏轼却不得不请求外

任，以求避开风波。多年不见的老友归来，苏辙
便与兄长苏轼相约，齐聚王巩宅中 “清虚堂”饮
酒赋诗，此后一段时期他们之间的往来酬唱也多

了起来。

二、苏辙书信解读
苏辙予王巩留存下来的 8 封信件篇幅都不

长，后世将这些书信以帖命名。帖子除论及时政
外，主要以日常交流、拜访问候为主，叙述的内
容多较为简单。帖子言语质朴贴近生活，也透露
出两人交往密切、感情深厚、不须过多礼节性的
客套言辞。
( 一) “清虚堂”聚会及日常问候
“清虚堂”聚会是苏辙和王巩交流唱和的一
个高潮，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较多，并

有多首关于聚会的诗作流传于世，如 《雪中访王
定国感旧》 《次韵王定国见赠》等。此外，还可
以从“定国自号 ‘清虚先生’”看出此地对王
巩的深远影响。［12］关于苏辙信件的考证已较为详
尽，时间线也大致清晰，各方唯有对 “清虚堂”
聚会前后三帖写作时间有不同的意见，这三帖是

曹溶所藏苏辙致王定国有款的三札。

《晴寒帖》: 辙启。晴寒履况清安。今晚
有暇一访，甚幸。不一一。辙顿首，定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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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仁弟。二十七日。
《雪甚帖》: 辙启。雪甚，可喜。宴居应
有独酌之乐。区区，书不能尽。辙顿首，定
国承议使君。二十三日。
《上谒帖》: 承惠教。儿子相次上谒。辙
上，定国阁下。②

孔凡礼先生认为这三帖的写作时间均在元祐

三年 ( 1088) 十二月，在苏辙和王巩 “清虚堂”
相聚之后。其中《雪甚帖》最早，《上谒帖》次
之， 《晴寒帖》最后，主要依据是苏辙的诗与
《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的考评和排序。他认为苏
辙作《雪中访王定国感旧》和 《雪甚帖》中都
“言雪”，因此推测两篇作品的创作时间最为接
近，《上谒帖》《晴寒帖》附次。［13］刘正成先生认
为《晴寒帖》是在 “清虚堂”聚会前作，《雪甚
帖》是元祐三年 ( 1088) 年底所作，且 《上谒
帖》是在元祐三年 ( 1088 ) 秋 至元祐四年
( 1089) 春夏之间所作。刘正成先生分析 《晴寒
帖》是苏辙与王定国相约聚会之帖，在 “清虚
堂”聚会之前，《雪甚帖》是相聚之后的交流之
帖，但是具体时间不能确定。 《上谒帖》因为是
和二帖一起流传，所以写作时间也应是本年秋至

元祐四年 ( 1089) 春夏。［1］孔、刘二人都提到了
苏氏兄弟和王巩的“清虚堂”聚会，发生在元祐
三年 ( 1088) 十二月七日，因为这件事有明确的
时间记载，所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他
们对三帖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有探讨，但一些分

析较为粗略，并未作深入的考证，也没有就 “清
虚堂聚会”对三人的意义进行分析。
通过三帖的内容描述可以得知，这是苏辙和

王巩均在京师时的信件往来。《雪甚帖》中苏辙
称呼王定国为 “承议使君”，这是苏辙对王巩从
元祐三年 ( 1088 ) 罢扬州通判，到元祐四年
( 1089) 三月知海州这段无官职时期的特殊称谓。
苏轼在元祐三年 ( 1088) 十月写给王巩的信件
中，有“数日闻舟驭入城”“公又未朝觐”等
句，可推知王巩从扬州回到京师，应是在此

时。［14］通过这些材料的佐证，可推知三篇帖子的
写作时间确定是在元祐三年 ( 1088) 十月至元祐
四年 ( 1089 ) 三月，王巩知海州，苏轼知杭州
前。“清虚堂”聚会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为元祐
三年 ( 1088 ) 十二月七日。聚会中苏辙写下了
《雪中访王定国感旧》，聚会后写了《次韵王定国

见赠》，诗文中透露出了当时大雪、寒冷的天气
状况。《雪甚帖》《晴寒帖》中也出现了 “雪甚”
“晴寒”等词，结合诗、帖谈论的事情，相似的天
气，也可推测诗、帖的写作时间是相近的。三人
久别重逢，聚会前后应该是日常往来交流的高峰

期，而来年他们之间又是另外的交流内容和气候

描述了，因此推断二帖写作时间应是十一月二十

三日、二十七日或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
从《晴寒帖》中的“履况清安。今晚有暇一

访，甚幸”可以看出，苏辙与王巩应该很久没有
见面，他对今晚难得大家都有闲暇一聚感到十分

开心。从王巩回京后，至“清虚堂”聚会前，均
不见苏氏兄弟与王巩书信往来，以及宴会游乐相

关记载。“清虚堂”聚会中大家回忆往昔，怀念
与旧友“夜饮不能归家”之事，作诗多首，这种
聚会情形能看出不是常有之态。再结合之前二人
许久没有过相聚，苏辙在书信中又传达对王巩近

况的询问，对聚会的期待，以及聚会中的主客尽

欢来看，因此推论《晴寒帖》是苏辙回复王巩邀
请聚会之柬是比较合理的。这段时间二人的往来
交流增多，但未能相聚，直至“清虚堂”聚会这
个小高潮，那么《晴寒帖》的写作时间就应该是
元祐三年 ( 1088) 十一月二十七日。
《雪甚帖》中的 “雪甚，宴居应有独酌之
乐”的字面意思是: 苏辙羡慕王巩能够一个人闲
暇在家，独酌赏雪，自得其乐。王巩才除扬州通
判回京，朋友都在朝堂忙于公事，唯有自己闲在

家中。结合来看，可能是王巩近期向苏辙表达过
自己不得志，独自在家的苦闷心情，甚至是发了

发牢骚，所以更深一层意思应是苏辙安慰王巩，

希望他能积极乐观，不必沮丧，赋闲在家中也自

有其中乐趣。两人许久未能一聚，后来终于相
聚，聚后必定交谈甚多，此时的苏辙正是踌躇满

志，而王巩却是罢官回京，一对比，王巩苦闷、
不满、抱怨、牢骚肯定是难免的，苏辙此时对王
巩进行劝慰也是合理的。所以， 《雪甚帖》应该
是“清虚堂”聚会苏辙对王巩郁郁不得志的开
导，安慰之帖，这种深入的情感交流不可能在事

情发生许久之后才进行，那么写作时间就应该是

本月的二十三日，即元祐三年 ( 1088) 十二月二
十三日。
《上谒帖》中有 “承惠教”“儿子相次上
谒”，说明苏辙的儿子都上门去拜访请教王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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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活动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而应该是持

续了一段时间。苏辙许久未与王巩相见，从相约
到相聚这段时间也比较短促，他的儿子也不会在

他自己拜访王巩之前去登门，那么这件事应该是

发生在“清虚堂”聚会之后。因为此帖的信息太
少，所以较难判定是在何时之前写就。《上谒帖》
又与其他两帖是一同收录，并放在一起研究，书

法风格也较为接近，因此历任藏者与研究者都认

为三帖的写作时间是接近的，本文综合分析认为

创作时间大致是在“清虚堂”聚会之后到来年春
天较为合理。
这三篇帖子透露出苏辙与王巩的交往是深层

次的情感互动，不论是聚会，还是他们之间的言

语侃谈，都是深厚关系朋友间的坦诚交流。 《晴
寒帖》这篇也是苏辙众多书信中的一件代表作，
内容简短，但是字里行间中时时透露出苏、王二
人亲密关系。信中谈到老友久别未见，苏辙对能
够与王巩再聚的期待溢于言表，而称呼王巩为

“仁弟”更是直接体现了二人关系超乎寻常。《雪
甚帖》中苏辙分享“雪甚”的喜悦，一方面是雪
景美丽，另一方面是 “瑞雪兆丰年”，苏辙对秋
季的旱情因大雪能得到缓解而感到欣喜。信中提
到的“独酌之乐”，应该是指王巩现在赋闲在家
比较苦闷，虽然说 “书不能尽”，但是依然可以
看出苏辙开导王巩之意，这些从苏辙聚会后写的

诗中也可以看到，并相互佐证。苏辙在 《雪中访
王定国感旧》《次韵王定国见赠》两首诗中回忆
与旧友通宵论道畅饮的豪情，感叹时光流逝的唏

嘘，“相逢却说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劝慰
此时官运仍然不济的王巩要乐观向上朝前看 “莫
作吴楚乘朱轮”。《上谒帖》是苏辙的儿子在年关
前后作为晚辈登门拜访王巩的信帖，苏辙十分感

激王巩对自己家中后辈进行教导。其中 “承惠
教”，可以看出苏辙对于王巩的学识水平是十分
认可的，这从他们许多互相唱和的诗文中也能体

现，可以说他们在诗词文赋这一领域是互相认

同，互相欣赏的知己。苏辙让儿子一个个去好友
家中拜访，接受教导，进一步反映出他们之间关

系是十分的亲近。不仅如此，从中也能够看出两
人这种深厚关系在他们后辈中也是延续、传递
的。苏、王两家能够成为 “通家之好”，与他们
的言传身教分是不开的，也在两家人类似互相登

门拜访、请教学问等事件中愈发深厚。

《晴暖帖》: 辙顿首。累日不奉面，辱惠
教。至荷，至荷。晴暖起居佳安。怱怱，不
一一。辙顿首，定国承议使君。五日。
《晚来帖》: 辙启。晚来起居安盛。辱惠
教，多荷，多荷! 许见访，甚幸。不宣。辙
顿首，定国使君足下。二十七日。

此两帖均是元祐四年 ( 1089) 开春，天气转
暖时苏辙写给王巩的。从帖子内容上看，他们一
段时间不见就在相互问候关心，相见时的欢喜之

情又溢于言表。虽然苏辙此时官位已较高，而王
巩还是闲居在家，但是二人在书信中对此没有丝

毫隔阂，苏辙反而还连连 “辱惠教”，可以看出
应该是苏辙请教了王巩许多问题。二人 “术业有
专攻”，苏辙是初入朝堂 “高层”，而王巩则是
“官宦世家”，结合当时变幻莫测的朝堂局势和其
他帖子，能看出他们对此交流甚多，也可以发现

他们的日常交流是多方面。除此事外，苏辙在信
中没有再谈论其他，信件中记述的都是日常生活

间的琐碎点滴。苏辙简单地向王巩表达出自己内
心的喜悦情绪，但这种纯真朴实没有掺杂现实利

益的问候，更能显示出他们之间是 “君子之交淡
如水”，这大概也是他们之间的友谊能够经受住
时间流逝和政局变幻重重考验的重要原因。
( 二) 二人面对朝堂局势变幻

《见访帖》: 辙启。昨蒙见访，复辱枉
教。并以为荷。阴寒，起居安盛。别幅所
喻，极知相念之深。愧刻，愧刻。赵君文字
已收，幸悉之。不宣。辙顿首，定国承议足
下，昨本有少闲事，欲面议，偶忘之，因出

见过，甚幸也。
《新晴帖》: 辙启。前日承访，及辱惠
教，多荷，多荷! 新晴意思稍纾，体中计佳

安。怱怱，奉谢，不一一。辙顿首，定国使
君弟。十九日。别纸示喻，具悉。自辨固无
害，上下欲固守此道，天下之幸也。

这两篇帖子中“阴寒”“新晴”等词，表现的
是初春时节，天气由寒转暖这一段时间，王巩在

元祐四年 ( 1089) 三月被任命知海州，那么帖子
的写作时间就应该是在开春至王巩出任海州之间。
《见访帖》《新晴帖》是苏辙存世书信中，
谈论朝廷政事较多的两帖。元祐四年 ( 1089) 在
朝的蔡确、韩缜、章惇等人势微，苏氏兄弟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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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重新回到朝堂的众人，已经逐步地掌握了主动

权，他们彼此间的政见争斗也进入白热化。书信
中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祐初年北宋朝堂

的波云诡谲，这一点在苏辙连续提请的奏章 《乞
罢左右朴射蔡确、韩缜状》 《乞罢章惇知枢密院
状》《乞责降韩缜第七状》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苏辙深受党争之害，也是唯恐避之不及，早在元

祐二年 ( 1087) ，面对贾易的攻讦，他试图自证
清白远离党争，上奏有 《乞外任札子》 《乞验实
贾易谢上表所言札子》。［15］朝堂中的政见和利益
之争是难以避免的，党争是在这个基础上，夹杂

其他许多因素堆叠交织，发展成无差别的互相争

斗，并愈演愈烈。元祐四年 ( 1089) 二月，监察
御史王彭年发起对苏轼的弹劾，这也可看作是对

苏氏兄弟的攻势。 《见访帖》 《新晴帖》就是在
这个背景下写就，内容是苏辙与王巩交流对朝堂

局势的看法。王巩任职时反对他们颁布的一些政
策，屡遭贬谪，但他仍积极从政，而不是消极逃

避，简单反对。司马光等人掌权后，王巩也不是
盲目支持，仍然是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虽又遭

贬谪，也仍然不委身攀附。王巩和苏氏兄弟关系
十分紧密，他在党争中的态度、看法、意见，对
苏氏兄弟是有相当影响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看作是苏辙、苏轼态度的一种表现。
《见访帖》中出现了 “赵君文字已收，幸悉
之”，结合当时的时间节点、重大事件，推测可
能是四月初给事中赵君锡上疏乞收还苏轼知杭州

这一事件。赵君锡的理由苏轼是大才，朝廷栋
梁，他一旦离开朝堂，其他奸邪宵小就会趁机复

进，所以期望朝廷能够收回对苏轼知杭州的任

命。而苏轼主动乞知杭州，一是为了避嫌，因为
苏氏兄弟二人均在朝堂高位，且在要害部门; 二

是近年新的党争愈演愈烈，他想暂时离开这个是

非之地，与其在这里斗争，不如去为官一方，造

福一地; 三可能是他想掌握在几派争中的主动

权，所以选择了外出实干，牧守一方，为未来重

回朝堂积累声望。结合赵君锡后面对待苏轼态度
的大转变，苏氏兄弟此时也难以把握这个突然出

现希望朝廷收回任命的人，面对他的来信，苏辙

选择与王巩讨论，共同分析其中原由。从 “别幅
所喻”词语中，可以看出王巩应该是给了苏辙许
多建议与意见，苏辙看了之后 “欲面议”，说明
事情是较为重大的，这点也可以看出二人在政治

上是十分坚定，互通有无的盟友。
《新晴帖》中出现了 “别纸示喻”等词句，
说明可能事情在进一步的发酵。从王巩流传下的
作品、笔记，可以看出他认为应该理智冷静面对
不同政见的声音，反对掺杂个人恩怨的党争，反

对政见之争演变成意气之争、权利之争、朋党之
争，更反对进一步变成对不同政见人的报复行

为。［16］王巩对主导“庆历新政”变法范仲淹的为
人是比较推崇的，记述了他的许多正面事迹，

“每夜就寝，即窃计其一日饮食豢养之费，及其
日所为何事，苟所为称所费，则摩腹安寝。苟不
称，则一夕不安眠矣。翌日求其所以称之
者。”［17］苏辙在这篇帖子中也透露出相似的思想
“自辨固无害，上下欲固守此道，天下之幸也”。
他只愿固守自己的 “道”，不愿因人废事，任凭
政敌千方百计围攻弹劾，敌友难辨人的突然热

络，他也丝毫不为所动，心中所想的仍然是能使

天下大幸的治世之道。
( 三) 苏、王两家的世交关系

《春寒帖》: 辙顿首。昨日承访，别计起
居清安。来日果东否? 张公书烦为达之。春
寒，千万跋涉自重。不宣。辙顿首，知郡承
议定国阁下。初五日。

“千万跋涉自重”“知郡”说明这个时候王巩
已经得到了元祐四年 ( 1089) 三月知海州的任命。
《春寒帖》从内容看应该是苏辙在王巩知海州出发
前写就，他在书信中托王巩向张方平传递信件，

传达问候，并嘱咐王巩也要“千万跋涉自重”。
王巩是张方平的女婿，张方平对苏轼和苏辙

有知遇之恩。张方平不仅慧眼识英雄，还亲自将
苏氏兄弟举荐给欧阳修，三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亦

师亦友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互动频繁。苏辙曾两次入幕张方平，共事数年之
久，期间在张方平地教导下习作了大量公文，苏

辙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断锻炼提升自己的政务能

力。［18］因此，张方平对苏辙又多一层点拔，重用
之恩，从专门让王巩传信问候，也可以看出苏辙

对于张方平的提携感念深久。
宋仁宗嘉祐四年 ( 1059) ，王巩之父王素出知

成都府，王巩此时十二岁，跟随父亲学习游历。
在家守孝的苏轼前往拜见，上《上知府王图龙书》
为蜀人陈情，并向王素请教治理地方的理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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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王家与苏家的关系就开始紧密起来了。［4］249王
素在治蜀过程中，施政措施得当，深得民心，“凡
为政，务合人情，蜀人纪其目，号曰 ‘王公异
断’”。王素的这种治理理念对一直跟在身边的王
巩是影响深远的，他的措施理念与苏辙在任右司

谏时提出的许多治理方案也有共通之处。因此，
苏辙与王巩在施政方面应该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

这也是他们能够互相学习交流的基础。
这种深厚的“世交”关系从苏洵携苏氏兄弟

拜访与张方平，王素接见苏轼并交流，到 “乌台
诗案”苏氏兄弟与王巩共患难互相扶持，再到苏
氏兄弟的后辈拜访请教王巩都是一脉相承的。这
种累世的交谊不是一蹴而就，是通过众人的互相

欣赏、惜才、帮扶经年累月才建立起来，是一种
难能可贵又充满温情的关系。

苏辙存世与王巩相关的信件，能够直观地展

现他们在元祐年间日常交往时的生活面貌，元祐

初年复杂的朝堂政局在二人的书信中也能得以窥

见。记叙王巩元祐初年情况的文史作品不多，又
与苏辙相关的就更少了，因此这 8 件能够直接反
映王巩在这一时期生活状态、政治动向、任职详
述的作品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在信中，苏辙多
次请教王巩重大事情和诚恳感谢指点，可以看出

王巩的政治态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苏辙的政

治策略，甚至施政主张，因此王巩在苏辙主导的

“元祐之政”中是占据一定地位的。
苏辙与王巩之间有相互欣赏的才学，相似的

人生态度、贬谪经历、政治主张，亲密的私人关
系。从苏辙这些时间集中的信件诗文透露出，他
与王巩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嘘寒问暖，也可在诗文

歌赋上互相酬唱，还能够成为朝堂政治上的盟

友，他们的交谊是苏、王两家几代人世交关系的
一个缩影。苏辙与王巩这种多维度的立体关系在
元祐初年凸显的如此明显，显然是和时代大环境

密不可分，与当时的人事变迁，政局变幻更是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二

人的情谊始终十分深厚，且愈久弥坚。

注 释:

①后文所引均采用参考文献［1］收录的八帖。

②在《苏辙年谱》中《晴寒帖》作《晓寒帖》，《上谒帖》作《惠教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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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Su Zhe and Wang Gong
—Take the Existing Letters as Example

LIU Yufei
( San Su Shrine Museum，Meishan Sichuan 620033，China)

Abstract: Su Zhe and Wang Gong met each other very early. During Yuan You years，they had frequent
daily communication by many poems and articles，but the number of letters retained so far is not large，and dif-
fer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writing time of letters. By clarifying the writing time of the letter and
combining with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s，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daily life of Su Zhe and Wang
Gong，and various events closely related to them occurr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s court during this peri-
od，including their intercourse and friendship，as well as the deep friendship shown from them.

Keywords: Su Zhe; Wang Gong;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Letters; Deep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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